
■ 叶荣荣（黄山）

安凌水稻看芦荔
车子上了德上高速，一路向南，于碧山绿

水间疾驰，驶入黄山祁门境内。祁门，森林覆
盖率88.64%，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世界三大
高香名茶祁红的故乡。

“哦，神奇的祁红！”来到这里，人们总是情
不自禁地赞叹。

“可别光盯着祁红，‘祁遇十八乡’，每个乡
镇都有拿得出手的看家货。”这句话立即“引
爆”车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祁门下辖10镇8乡，近年通过整合各自特
色资源，诸如平里镇的祁红、金字牌镇的瓷器、
闪里镇的目连戏、历口镇的御医、大坦乡的草
药和蛇药……聚力创建全域旅游联动发展的
新模式。“祁遇十八乡”便是应运而生的文旅融
合品牌。

车子从安凌镇出口驶出。安凌镇，自古就
是官家屯军屯田之地，被誉为“祁门粮仓”。
2023年获评全省粮食生产先进乡镇，2024年
粮食产值达到3000万元。

“祁遇稻田”，耸立在金黄的稻海之中，明晃
晃地亮眼。祁门水稻看安凌，安凌水稻看芦荔。

芦荔村第九批驻村第一书记汪建设早早就
在村口会客厅——白鹭山野食堂迎候我们。我
们只是转了一圈，居高扫了几眼，就被芦荔惊诧
到了。农耕与现代，山野与文明，淳朴与诗意，
稻田与文旅，就这样一览无遗。

耕地曾大面积撂荒
种粮，在芦荔是祖传的基业。村党支部书

记张建龙自豪又不乏感慨。芦荔的种粮路，其
实并不是一帆风顺。

1981年，芦荔村包产到户，粮食产量蹭蹭
上涨。年轻的村民桂正元还被县里选中赴海
南向袁隆平学习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一张
1991年由县政府颁发的奖状记载了那个时

期的荣光，学成归来的桂正元和其他五人推
广的芦荔杂交稻制种基地建设项目被评为县
级优秀科技成果奖。那个年代的芦荔，种粮
是甜蜜的。

“好景不长啊，随之而来的打工潮，猛烈冲
击着芦荔的水稻种植，几乎是一扫而空。”

“谷贱伤农吧？”
“打工的收益是种粮没法比的，耕地撂荒

就像传染病般蔓延扩散。我家当时共有六亩
九分地，其中二亩四分地撂荒，全村估摸撂荒
五六百亩。凤凰岭是最早外出打工的村民组，
耕地全部抛荒，竟无一户耕田。”说起曾经的惨
淡，张建龙仍深感痛心。

大山深处的芦荔村，除了水稻也无其他富
民的产业，日子越来越难。

“最穷的时候，村集体年收入不足 1万
元。”芦荔村进入了贫困村行列。

梦是可以有的
张建龙也不能守着耕地过穷日子，迫于生

计，走南闯北做起了木材生意。回想起来，这段
经历带给他的最大收获并不是赚钱养家，而是
意外地认识到种粮能致富，关键是怎么种！

2011年，张建龙在全县率先流转闲置耕地
200亩，尝试适度规模化经营，机械化种植水
稻，当年实现纯收益18万元。一个芦荔村的种
粮梦在张建龙的心底埋下了种子。

2018年张建龙开始担任村党支部副书
记，为壮大集体经济做了很多尝试，收益好像
都还不错，可这都不是张建龙心里的梦。

2019年，张建龙又在村里流转了194亩
耕地，并购置了第一组烘干机，解决了晒粮难
题。2021年，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劝说村民
张记能一起干，流转了404亩耕地，种植了3
个品种的大米，又上了2组烘干机。当年仅粮
食烘干的收入就达到10万元，躺在村集体的
账本上，张建龙心里敞亮敞亮的，梦一下子就
长大了。他觉得条件成熟了，将撰写的《关于
芦荔村发展水稻种植业的调研报告》递交给有

关部门。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都在苦苦思索一
条强村富民的新“稻”路。

1+6+X
这条路，穿旧鞋肯定走不通。张建龙提

议，粮食产业要做大做强，各村必须摒弃内卷，
抱团发展，分工协作，劲往一处使。

安凌镇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把各村聚成
一盘棋，构筑粮食产业链条，构建“1+6+X”全
新发展模式。

“1是安凌镇党委领航推动；6是芦荔、琅
丰、星星、星联、广联、王蒲等第一批试点村协作
发展；X为新增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新型经营主
体、种粮大户等共同参与。”安凌镇党委书记陈
艳把抽象的数字符号变成了具体的主体举措。

“谁来种粮？”“村集体+合作社+种植大
户+农户”的种植模式被迅速推广。

“怎么种粮？”抱团成立粮食联盟，实行统
一规划、统一机耕、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
售，分户管理，引导各村精准参与产业链分工。

“种粮怎样才能有利可图？”芦荔村实现育
秧、插播、飞防、机收、烘干全程作业机械化，对
种子、化肥、农药统一采买，每亩成本只有
1190元，较之人工作业下降20%以上。精耕
细作，科学施肥，提升亩产量和出米率。提高
收购价，合作社以高出市场价每斤0.2元至0.3
元的价格购入稻谷，大户每亩收益700元，普
通农户也达到了500多元。种粮大户张记能
作了比较，这样种地，每年的纯利润比之前至
少高出了5万元。

芦荔大米有点甜
水稻种植产业的路通了，如何才能越走

越宽？
宽敞的粮食烘干厂房内，烘干机从1组增

加到4组，能源由煤改电，手工操作改进为手
机操控，日均烘干粮食12万斤。从烘干机引
出的传送带犹如天桥飞架，将干爽的稻粒直接
运送到能储存350吨粮食的周转仓。日包装

2000袋大米的精包装车间和5吨大米保鲜库
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高标准的大米加工厂也
在加紧筹建，芦荔大米进商超为期不远。

“必须要延长完备粮食产业链条，形成一
个闭环，加快推进精细加工，实现卖稻谷到卖
大米的转变，把更多的增值效益留在本地、留
给农民。”张建龙为这个答案作了精准概括。

周转仓内，刚刚脱穗的谷粒细长匀称，优质
品种“玉针香”清香扑鼻。“芦荔水稻引用山泉水
灌溉，采用传统晚稻耕种方式，6月育秧，7月栽
秧，10月底机收，稻谷生长周期长达140天。人
工砍田畈，田间除草，以紫云英为绿肥，搭配少量
生态农药，这才成就了‘米粒均匀、如珠似玉、米
饭芳香、清淡微甜’的芦荔大米品质。”

通过科学发展水稻种植产业以及统筹油
菜、中药材、食用菌、蔬菜等其他农作物种植，
芦荔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20年的50.3万元跃
升至2024年的209.9万元，高出安凌镇各村平
均数1倍多。

稻香谷丰，“一村一品”这篇粮文章在芦荔
大地上被浓墨重彩地书写。

种田人的新风景
与此同时，另一篇文章也开始大张旗鼓提

笔写下了序篇。
蓝天之下，稻浪之间，游客参与农事劳作，

体验插秧播种、品尝乡村美食。层出不穷的系
列文娱策划，推动农文旅融合从简单的观光打
卡向深度的体验体悟转变。稻鱼共养，青醒酒
店、桨板基地、张荣桥院士名人效应观星台正
在谋划推进，吃住娱学养一体化的新空间即将
成形。

2024年至今，芦荔村游客接待量超过了1
万人次，产生经济收益20余万元。“祁遇稻田”
成功入选安徽文旅“三新”优秀案例。

宽阔平坦的德上高速无尽地延伸，车子加
足马力欢快飞奔。

群山昂首，阊江激荡。回头望，稻菽千重
浪，芦荔起苍黄。

芦荔村的新芦荔村的新““稻稻””路路

一本标注“国
学典藏”的《西厢
记》点校本，300余
处硬伤赫然在目，
从人名错讹到年
代混淆，从评语漏
字到文句颠倒，九
年之间重印 11 次
却 始 终 未 见 修
正。日前，一则新
闻让上海古籍出
版社出版的这部
本该严谨权威的
典籍，骤然陷入舆
论漩涡。

古 籍 出 版 不
是简单的“故纸堆
翻新”，而是“为往
圣继绝学”的严肃
事业。此次曝光
的错误绝非无关
痛痒的笔误，而是
触及古籍整理核
心 的 专 业 性 缺
失。古籍整理需
要校勘者具备扎
实的文献学、训诂
学功底，历经版本
比对、文字校勘、标
点审定等繁琐工
序，容不得半点浮
躁与敷衍。上海
古籍出版社作为
以古籍整理为专
长的权威出版社，
其“国学典藏”系列
以“古书古注、横排
简体”为特色，初
衷是拉近现代读
者与传统文化的
距离，可当“典藏”
沦为“错典”，传承的便不再是国学精华，而是谬
误的种子。正如鲁迅先生曾警示的“今人标点
古书而古书亡”，草率的古籍出版，不仅辜负了
读者的信任，更是对文明传承的伤害。

一部古籍从整理到出版，本应经过作者
点校、编辑初审、校对复核、质检把关的全链
条管控，可这部《西厢记》却能带着大量错误
重印 11 次，足见部分环节已形同虚设。无独
有偶，在公众惊诧于《西厢记》谬误的同时，又
爆出另一桩出版纰漏——列入“语文课推荐
阅读丛书”的《世说新语》，不过是两本百余页
的小册子，竟检出至少 30 处编校错误。2025
年12月6日，中华书局就此作出回应，向各经
销商发布了下架通知。一部典籍动辄数十处
错误，难免引发读者质疑：连人名、年代等基
础信息尚且错漏百出，更深层次的训诂与阐
释，又何来可信度？

古籍是流动的思想江河，其生命力在于每
一代整理者与出版者的敬畏之心。在弘扬国
学的热潮中，古籍出版迎来了发展机遇，但也
面临品质滑坡的风险。部分出版社为抢占市
场份额，过度追求出版数量，却忽视了古籍整
理的专业性与严谨性。更有甚者，一些整理者
缺乏扎实学术功底，仅凭拼凑剪贴便完成“点
校”，把严肃的学术工作变成“文字搬运”。殊
不知，古籍出版的价值不在于多而快，在于精
而准。

中华书局整理的“二十四史”历经几代学
者打磨，成为古籍整理的典范；上海古籍出版
社早年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也曾以严
谨细致赢得学界与读者的广泛认可。这些成
功案例证明，只有以敬畏之心对待古籍，以工
匠精神打磨品质，才能让传统文化真正活起
来、传下去。

涉事出版社当以此为鉴，彻查出版流程中
的漏洞，强化编辑、校对的专业培训与责任追
究，建立“错谬追责”机制，让每一个环节都不
敢掉以轻心；摒弃重规模、轻质量的浮躁心态，
回归古籍整理的学术本质，给予整理者充足时
间与空间深耕细作。古籍出版业也应加快建
立出版质量标准体系，明确校勘、标点、注释的
专业规范，通过行业自律与学术监督，遏制粗
制滥造之风。监管部门则需加强对古籍出版
的质量抽检与动态监管，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的出版物依法依规处理。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国学热之下
更要守住品质的底线，以“如履薄冰、如临深
渊”的审慎态度，对待每一部典籍、每一个文
字，让古籍整理真正不负“传承绝学”的使命，
让读者在准确的典籍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
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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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有很多称
谓，其中“发奉”最为流行，意为“发出奉
上”，有谦恭和儒雅之意。黄山市徽州税
文化博物馆就展示着民国时期“老凤祥”
开具的4张“发奉”。这是“老凤祥”自印
的销货发票，发票上半部分印制的“徽州
税务上顶大街 老凤祥金珠铺”大有来头。

徽州，古称新安、歙州等，官府驻地在
今天黄山市歙县古城内，自秦置县以来，已
有2200多年历史，是徽商故里，又是徽文
化的重要发源地。百年老店“老凤祥”将分
店开到徽州府所在地的“税务上顶”大街，
佐证了当时徽州古城街道的繁华热闹。

“税务上顶”大街在歙县古城区域中
和街的最东段，处在大北街、中和街及中
山巷的交汇地带。把“税务”之名用于一
条如此重要的街道，有着一段历史渊源。

《歙县民间艺术》刊载这样一个传奇
故事：

北宋宣和年间，齐云山道士张真乙
自称窥得天机，向宋徽宗密报歙州将出
反王。徽宗命其处置。张真乙夜观星
象，自圣殿盗取石鼓镇于龙颈七寸，悬赏
千两求擂鼓人——实则暗藏毒计：鼓响
则擂鼓者必是“新君”转世。

观者众但石鼓无人擂响。某日，男童方
腊随母路过，讥讽石鼓之局：“石片敲石片才
响，木槌击石鼓岂能发声？”说罢飞踹石鼓扬
长而去。张真乙掐算方知错失其人。

樵夫方有望贪千两赏银，携方腊幼
弟方蜜试擂。八岁孩童随手一击，石鼓

竟发“咚”声。张真乙假意诱其续擂，方
蜜等人终血溅鼓前。

数年后，方腊率众起义。传说方腊
起事前夜，百姓已砸碎石鼓泄愤，唯留

“石鼓响鼎”之地名。因旧址高踞街市，
后世渐讹传为“石鼓响顶”。

民间故事，取一点因由，点染夸大，
但反映了百姓鲜明的爱憎。

“石鼓响顶”又怎么叫成“税务上顶”
了呢？

根据许承尧著《歙县志》记载，宋税
课司设于“大北街口之南”，即大北街、中
和街及中山巷的交汇地带，也就是今天
的税务上顶大街所在处。南宋嘉熙庚子
年间，废黜了此处税课司。元、明两代又
在此重设税务机构。明朝弘治十四年毁
于火，随后进行重建，不久又废止了。

据徽学专家张艳红介绍，废止后的
税务机构转让给一位汪姓商人长期用于
开办商号，直至1976年，歙县税务局在此
设税务所。有的研究人员认为，是当地人
常提到“税务”二字，久而久之，人们就把
这一段街道习惯地称为“税务上顶”。

《歙县民间艺术》记载的，是街道命名
与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符合中国传统命
名的典型模式，但没有说到“税务上顶”。
引用许承尧著《歙县志》记载的，是简单的
推理性结论，只能说明这条街道上长期设
置过“税务”机构。而徽州税文化博物馆
展示的这张发票却实实在在证明了“税务
上顶”在民国时期的真实存在。

笔者研究发现，在与歙县本地人沟
通时，他们无论是说“石鼓响鼎”“石鼓响

顶”或“石鼓上鼎”“石鼓上顶”，其发音无
法区分，其中“上”就是“响”的发音。“石
鼓”和“税务”的发音也非常接近，外地人
听来几乎一模一样。而且徽州人擅长建
房和雕刻，古民居和歙砚等雕刻驰名海
内外，为使“四梁八柱”的落地支撑木头
柱子不潮湿腐烂，在柱脚下部都垫上一
块雕刻如大鼓式的石墩，不仅防潮，还能
加强柱基的承压力。这种大鼓式的石
墩，在学术界称为柱础，俗称磉盘，歙县
方言称为“石鼓”。

这两件事情看似不相干，综合分析
却不难得出结论：处在大北街、中和街及
中山巷的交汇地带的中和街最东段，原
来可能是当地有名的“石鼓”雕刻、交易
和存放的地方，日常免不了人来人往，敲
敲打打，所以老百姓口口相传“石鼓响
鼎”。而此处又是中和街由低向高上坡
至地势最高处，且“顶”比“鼎”通用易辨
认和方便书写，“上”比“响”同样通用易
辨认和方便书写，也就有了“石鼓上顶”
的以讹传讹。自宋以来，历代官府又在
此设有“税务”机构，由于“石鼓”和“税
务”方言发音相似，也就又有了“税务上
顶”的以讹传讹。笔者这种结论说法也
得到了当地专家的认可。

这张写有“税务上顶大街”的“发奉”
静静沉睡在玻璃展柜中，将四百年前的
市声凝固在宣纸上、在时光里。它不仅
记录了极具特色的街道名称，还记录了
徽州人历来通过口口相传，坚持诚信纳
税的优良传统。商脉绵长，石鼓声声，见
证着这片土地的繁华与诚信。

徽州有条“税务上顶”大街

■ 魏益君（山东）

爷爷嘴边的俗语多得像六月场院里晒的麦粒，随手
一捧都是沉甸甸的。关于勤勉，他说：“力气是井里的水，
使不完，歇歇就又满了。”关于节俭，他说：“稀粥烂饭不散
家。”关于为人，他说：“宁肯身上吃亏，不肯脸上发热。”

然而爷爷的“理儿”并非总能让我信服。村里有个外
乡迁来的刘老憨，为人木讷家境贫寒，常被村里人轻视。
那年秋收后，他想买牛犊却凑不够钱，红着脸来我家借
钱。父亲面露难色，母亲在里屋轻咳，屋里一片静默。

这时一直沉默的爷爷开口问：“差多少？”得知数目
后，他竟取出准备翻修房顶的积蓄递过去：“拿着，开春买
了牛，好好干。”

刘老憨走后，父亲着急道：“他要是还不上咋办？”爷
爷吸着旱烟缓缓说：“谁还没有个沟沟坎坎？拉一把，就
过来了。”

我心里拧着疙瘩。爷爷平日总说“亲兄弟明算账”
“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次为何如此轻信？万一钱打了水
漂，我们岂不成了“冤大头”？

开春后刘老憨牵回牛犊，干活更卖力了。可夏天一
场山洪冲垮牛棚，牛被砸死了。消息传来时，父亲叹气，
母亲沉默，我心里那根刺被猛地按了一下——爷爷果然
看走眼了。

整个夏天刘老憨都躲着我们，佝偻的背影写满愧
疚。爷爷却像没事人一样，绝口不提借钱的事。我对他
那句“拉一把”的信任动摇了。

秋末的一天傍晚，刘老憨径直走进院子，将沉甸甸的
布包塞给爷爷：“钱，还您。晚了这些时日，对不住。”原来
他卖了祖传的银圆，“人不能没了良心。三叔您在我最难
的时候拉拔我，我不能让您寒心。”

爷爷在他肩上重重拍了两下，什么也没说。晚上我
问他当初怎么那么信他，爷爷吐着烟圈说：“娃啊，你看地
里种庄稼，浇了水施了肥，它就一定长好粮食？不一定。
可你能因为怕这个就不种地吗？看准了是好种子，就该
种下去。”

我追问：“那‘防人之心不可无’呢？”爷爷道：“那是叫
你别往荆棘窝里钻，不是叫你看见好苗子也不浇水。老
憨这人实诚，应下的事是拿命扛的。”

那一刻我心中那根刺被拔除了。原来爷爷的俗语不
是僵硬的教条，而是处处蕴含智慧。“亲兄弟明算账”是
术，“拉人一把”是道；“防人之心”是术，“看他咋做”是
道。爷爷心中有杆秤，一头放着道理，一头放着人情，秤
砣是永不偏移的良心。

后来我走出村子，面对职场迷茫、人情考验时，总会
想起爷爷的话。“力气是井里的水”让我在吃亏的事儿上
长本领，“稀粥烂饭不散家”让我守住本心，“宁肯身上吃
亏”让我赢得长久信任。我渐渐懂得，爷爷传下来的是一
整套安身立命的心法。

前年爷爷去世，送行队伍很长。刘老憨白发苍苍，哭
得像孩子般扶着灵柩。整理遗物时，我在箱底发现发黄的
纸条：“老憨的钱，还了。我没要。人比钱重。”原来他当年
根本没收那笔钱，用自己的方式保全了一个人的尊严。

如今我也到了被孩子们称作“叔叔”的年纪。偶尔回
到老家，坐在门槛上看夕阳，我会对侄儿外甥们讲太爷爷
的故事。他们听得似懂非懂，但我相信，那些话正在他们
心田里埋下种子，终会长成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

这，就是俗语里的家风。它不在匾额上，不在族谱
里，只在爷爷的旱烟里，在奶奶的稀粥里，在那一句句朴
实无华却力重千钧的老话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

爷爷的“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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